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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 谭 鑫

年又近了。除了偶尔我们为更大的

“年的声音”而侧目，大多时候，我们都

是自然地汇合在一处，然后往家的方向

走去。

春节，是一年中唯一一个以声音贯穿

始终的节日。

乡下的腊月间，每当爆竹声一响，过

年便奏响了序章。耳边的嗡嗡作响，勾连

着心也开始蠢蠢欲动。幼年时，每每过了

腊八，年便进入我悄然扳着手指默算的倒

计时，每一串鞭炮的轰鸣，都像一段引人

共鸣的暗语。孩子们听完，脸上或许有稍

显克制的平静，但心里却已经悄悄荡开了

涟漪。

少年人的心情，易喜形于色，每一段

声音的到来，无形中便满足了我们的一段

盼望，爆竹连同着岁月，也一并迎来了一

年中的高光时刻。无论是近在抬头的“震

天响”，还是难以目测的“小声亮”，或是

可手中挥舞的“爆米花”……每一处绽放

都能鼓舞在心。

仿佛年便顺着这“噼里啪啦”的节奏

声，从浮尘的岁月里焕然一新。

到腊月末，久违的年味，如腊肉、香

肠、糍粑、汤圆般开始次第上桌，年的声

音也在四周迎来盛放。从稀疏到密集，由

独秀转竞艳，每种声音像一道道菜肴一样

逐序登场，和团年饭并驾齐驱，排满岁月

交接的桌面。觥筹交错，让内心热力飞

扬；声色铺张，在记忆里唇齿留香。

工作之后，或许是习惯了假期拮据的

缘故，我对于过年这个最具团圆象征的节

日，早已没有了那种掰着手指头数还剩几

天的热情，在记忆中理应是爆竹轰鸣的季

节，也在城市克制的面容里，化为了岁岁

年年的冷静客观。

唯一情绪作祟的，大概是每到年末心

里那一股更像是“回家做客”的执念，不请

自来却又挥之不去，始终隐忍于脑海。有时

候，纵然已身在故乡，但耳边安静得宛如夜

深城市，便忍不住突生暗忖：“这个新年是

不是缺了点什么伴奏？”

“爆竹声声除旧岁，锣鼓阵阵迎新年。”

声音，其实也是年味的表现形式之一。

我记忆中所经历的故乡新年，声音的

来源并不统一，鲜有锣鼓喧天渲染而出的

浓烈氛围，只有断续密接的爆竹声声更像

定点闹钟。只有爆竹的轰鸣声响起时，那

本该属于我记忆中的节日观感，才会在日

历的更新中有所对应和演替。

我所向往的爆竹声的形式也复杂各

异：有时候频繁出没于小孩儿手中的擦

炮、摔炮，点燃之后有充足的时间淡然抛

却，鼓点小得只能让稀泥吐个泡泡，却足

以惊起一整个冬日下午的快乐与喧哗。有

时候也洞听于成年人手中的花炮、冲天

炮，电闪雷鸣震天震地，但目光由引线所

指，方向终归是朝着一片童心。

这些年，每当新春来临之际，我便思

考着今年和去年的变化，手机也不断地在

接收着祝福和分发着短信，不时抬头，给

夜空中渐次开落的烟花，划上一句惊叹的

结尾：“哇！新年好啊！”

年的声音 （散文）

□ 艾 科

距离农历新年尚有时日时，母亲就开

始张罗赶年集备年货了。在母亲的年货清

单里，除了炸圆子、炸鱼块、炸面果、蒸馒

头、蒸包子、包饺子、灌香肠之外，腌制咸货

亦是她每年必做的“功课”之一。

其实，普通的农家咸货腌制起来非常

简单，只需一上午的工夫，所有咸货的腌制

工作均可完成。故乡靠河而居，鱼虾司空见

惯，故而腌制咸鱼，也成为乡村主妇们的拿

手技艺，每年的隆冬时节，都会进行一场

“才艺比拼”。母亲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

晨，吃罢早饭骑着电动三轮车去集市上买

鱼。她通常会一次购买四五条草鱼，回来刮

鳞剔肚洗净之后，便往鱼的表皮和腹内撒

上食盐、五香粉等一应作料，然后用手给鱼

“按摩”，按至作料的味道渗入鱼肉之内，再

用一指长的竹篾横向撑起鱼肚两侧，接着

用一根红绳穿入鱼嘴并打上死结，再将鱼

挂在阳光足、通风好的地方晾晒直至风干，

如此，腌制咸鱼的活儿就大功告成了。

母亲在晾晒咸鱼期间几乎用上了“孙子

兵法”：为了同左邻右舍的馋猫斗智斗勇，她

会踩着桌椅板凳，用晾衣竿将咸鱼悬挂于高

空之中；等到黄昏来临之时，再用同样的办

法，将咸鱼收到橱柜里，并将柜门关严锁紧，

待翌日上午再将咸鱼挂到太阳底下晾晒。母

亲如此不辞辛劳，只是为了保障除夕那天，

餐桌上能够端出一盆诱人的鲜汤。为了减少

生活开支，母亲每年都会在开春时节散养几

只土鸡，待到来年新年到来时，趁着腌制咸

鱼的时机，顺手也把咸鸡给置办齐全。

母亲早就盯住了那只散养的芦花公

鸡，在去赶集买鱼的那天早上照例喂完鸡

食后，她就将那只芦花公鸡抓住绑在了八

仙桌的桌腿上。等她赶集回来，腌制并晾晒

好咸鱼，就开始着手烧水杀鸡。母亲非常勇

敢，杀鸡面不改色，褪毛手到羽落。我虽贪

恋除夕餐桌上的那盘咸货美味，但实在不

忍心看到杀生的惨烈场面，于是便刻意走

进堂屋里，借助电视节目分散注意力。等我

看完一集电视剧出来，肥硕的芦花公鸡已

经光溜溜地躺在了铁盆里。

母亲向来勤俭节约，对穿着如此，对饮

食亦如此。她挥刀霍霍给芦花公鸡开膛破

肚后，鸡肠、鸡肫、鸡肝、鸡心等一应器官皆

不丢弃。母亲将筷子插入鸡肠的一端，然后

借着手劲将鸡肠通过竹筷翻转过来并清洗

干净备用。她用菜刀剖开鸡肫，除去里面的

鸡食与内层黏膜，一块美味就又保留了下

来。鸡肝与鸡心就更不用说了，在母亲看

来，一只鸡除了羽毛和屁股之外，其余部分

都能成为烹饪年夜饭的食材。腌鸡与腌鱼

的方法如出一辙，当一条条咸鱼和一只只

咸鸡，被挂在院门外拴于两棵白杨树之间

的晾衣绳上晾晒时，年味也已近在眼前了，

整个乡村上空，漫溢出一抹甜蜜的温馨。

除夕那天，母亲单枪匹马披挂上阵，走

进厨房大显身手，除了烹饪其他菜肴，腌制

的咸货也开始派上了用场。她取出风干的

咸鸡半只、咸鱼一条，剁成块状分别入锅，

咸鸡搭黄豆、咸鱼配豆腐，辅以作料文火慢

熬，用时间与真情熬出的浓汤，成为新年的

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

母亲腌制的咸货，通常能吃很久很久，

往往出了正月，乡村再度回到年轻人返城

后的寂寥，可是过年的美食余味，还会在舌

尖上久久萦绕。

咸货里萦绕的年味深情 （随笔）

“年味”是什么？是游子

们归家的心切，是全家人团

圆的喜悦，是烟花绽放飘

进屋内的幽香，是妈妈忙前

忙后准备的那一桌热腾腾的

年夜饭，是庙会上舞龙吃糖

葫芦的童年回忆……无论

“年味”是什么，都能真真切

切让思念溢出家的温暖。无

论身在何处，只要心中有

“年味”，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循
着
﹃
年
味
﹄
，

回
家
！

□ 谭建伟

城里的年味到底是淡。

除了放假休息，多吃多喝多走动，跟平

常似乎也没有两样，甚至过年的团子肉、扣

肉等大菜城里也几乎没法做成。

我是乡下长大的孩子，在城里安家前

的近三十年中，一直在乡下过年。乡下那些

年味伴随我学习，也伴随我成长，更伴随我

走出那个小山村，背负行囊扎根曾经陌生

现在熟悉的城市。

一年一度的过年仪式

在我记忆中，乡下每年的腊月中旬，村

里的年味便从家家户户野草般疯长起来

了。年味最初从劈好的“片子柴”熊熊燃烧

吐出的浓烟中开始，那些浓烟携带着米粉

芝麻混合着糖做出的糖粿、套花炸出的甜

香和酥脆袭击着村里人的鼻翼，挑拨着村

里人的味蕾，也开启着村里人封存了一年

的过年仪式。

于是，只有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忙

碌起来了。上圩采购年货成了全村的头等

大事，带着一年辛苦所得的钞票，三三两

两，肩挑手提，人群在回村的道路上络绎不

绝，东家叔叔买回了全家老小的衣服鞋袜，

西户伯伯带回了走亲访友的节礼手信，南

侧奶奶捎回了年夜饭上的香菇木耳八角大

料，北头爷爷扛回了一大捆清甜可口肥壮

沉甸甸的甘蔗。

炸了糖粿后，就差不多到腊月二十四

了。这天不是村里的小年，而是“打碳煤（灶

灰）”的日子。家家全体动员大搞卫生，那些

沾满灶灰污垢的锅碗瓢盆要彻底清洗一

遍，那些房间庭院平常难以照顾到的犄角

旮旯要彻底清扫一遍，那些杂乱堆放的农

具家什要彻底归类整理摆放一遍。大半天

的忙碌后，窗明几净，焕然一新，饥肠辘辘

中扒拉几口饭，简单整理一下脸庞手心黑

黢黢的锅底灰后，再点上香烛，鞭炮声中，

神情庄重祭祀灶王爷，宰上一只大公鸡在

牲畜栏前祈求神灵护佑六畜兴旺。

之后的几天，养了一年膘肥体壮的大

肥猪就要为新年作出贡献了。村里胆大精

壮的男人们成群结队穿梭在各家的猪栏

中，抓住猪耳朵，揪住猪尾巴，八九个人配

合着用几根大扁担连推带搡把猪赶赴两张

大条凳搭建的刑场中。

杀年猪其实更考验家里的主妇们，首

先猪血就务必要做好，万一血块没成型那

在村里人看来多少预示着坏了来年的彩

头，而且杀猪宴上也少了经典的酸菜猪血

块。为此主妇们既要于心不忍看着辛苦一

年养大的肥猪被宰，又要麻着胆子在被宰

的猪头前架上一口大铁锅，撒几勺适量的

盐接猪血并适当搅拌加速凝结。

年猪杀好后，男人们忙着“庖丁解

猪”，猪鼻猪尾用于祭祀，内脏猪脚用于做

菜，肋骨部分则分成两斤左右的一长条用

于向长辈拜年。女人们则在厨房施展开了

手艺——做几桌杀猪宴，以芹菜蒜苗炒肉

和酸菜猪血两道菜作为主打，邀请全村人

过来品尝一年辛苦后的所得和喜悦。

马上全村沉浸在了一片肉香之中。做

完拜年的肉菜后，剩余的肉被男人们剁成

大块，架开大锅旺火熬煮，两个小时后，肉

块在水火交融下彻底熟透，打捞出来，调上

一碗蘸酱，叫上爷奶叔婶，一大家子围坐一

桌，大啖手撕猪肉。无需香料，清水熬煮，稍

许蘸酱，幸福就在全家人的齿间荡漾开来。

男人们则还有一项关乎年夜饭和过年期

间是否有团子肉这样关键菜的大活计——

做油炸肉。他们把清水煮好的肉块在生抽

中浸润一下，涂上一层麦芽糖打卤，放入簸

箕沥干水分，再回油锅大火炸至表面金黄，

肉香更为浓郁，色泽更为惊艳，捞出备用即

可。女人们另外抽出时间，砍上几兜大脑壳

菜跟五花肉剁碎，调上辣椒粉、香葱等，用

油豆腐做好上百块酿豆腐，蒸煮或过油熟

透备用。届时油炸肉进一步切成肉块，加水

加盐焖煮软化，出锅前适当放上几大勺豆

豉，酿豆腐回锅加工配上几根香菜，过年期

间家家必备的团子肉和酿豆腐就好了。

团年饭

过年的仪式主要集中在团年饭和初一

的奉神上。村里人的精神世界千百年来一

直与神同在，正式团年之前要祭祀贡饭，先

到村头庙里祭祀神灵告知要过年了，再到

家中大门口祈福，然后各样菜用碗盛上点

放厅堂中间，鞭炮开道，庄重作揖邀请列祖

列宗享用后，一大家子围坐一桌开吃团年

饭才算正式完成了团年的重大仪式。

村里的团年饭不是约定到哪一家，而

是每家都要做上一桌丰盛的饭菜，一大家

子轮流团年，因此，从中午开始，各家既要

忙着贴春联请门神准备饭菜，又要忙着前

往其他叔伯兄弟家吃团年饭，不曾得歇，户

数多的家庭，这家刚坐下那家已经过来候着

了，也许转一圈团个年下来，肚子尚未吃饱。

团年饭后，还要喝上三口井水，据说那样来

年肠胃好，吃嘛嘛香，没病没痛顺顺当当。

我们这没有守岁的传统，年夜饭后，抓

紧时间打扫好卫生——传统上初一一天不

得扫地，大概是垃圾也在这一天化身为了

财富的象征。然后抓紧入睡，因为初一这一

天，大家会提前看个开门时辰。

开门大多集中在早晨五点左右，吉时

一到，大门一开，立马点上早已备好的爆

竹，在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唤醒沉睡的大

地，也叫醒熟睡的家人。凌晨三四点开始，

方圆几十里内，爆竹声声，此起彼伏，不绝

于耳，如一年一度的新春长奏曲。霎时，硝

烟弥漫，空气中满满的爆竹燃放后留下的

特殊硫黄味。

开门鞭炮颇具象征意义，万一还没响

完中途熄了火，或者遇到其他意想不到的

事，意味着新年会有诸多不顺，主人心里难

免留下一道梗，如有村民的开门爆竹把门

前的桶炸开了，那一年的糟心事全都能跟

这个特殊事件联系上。曾经每年临近开门

鞭炮要点时，早已醒来的我，提着心尖竖着

耳朵大气不敢喘一下，总免不了提心吊胆

一番，不由自主默默祈祷顺利顺畅，直到爆

竹燃放妥当后，心似乎才能放下来，这种体

验一度伴随我多年。

长大后，我早已释然，其实所谓顺与不

顺，皆事在人为，只是绑缚在土地上的村民

们或许并没有太多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

当自我把握命运的能力不占优势时，人们

往往就会偏向于相信神灵与自然的主宰，

就如对于新年的一切美好愿望，村民们都

寄托在了一年开端的春节当中，尤其是辞

旧迎新的除夕和初一。

正门打开后，在爆竹声中陆续打开厨

房门和牲畜圈门，然后拉亮家里所有灯，打

开家中所有门，这一天不管外面是刮风下

雨还是天寒地冻，都不再关门，大概取紫气

东来、顺风顺水之意。随后，大人们开始生

火烧茶，加热祭祀品，准备烤火的火箱，孩

子们则赶紧穿上新衣裤——盛大的全村拜

年大游行即将开始。

拜年的队伍和奉神

满身新衣裤的孩子们出门后，挨家前

去拜年。孩子们拜年的队伍则从三五个最

终壮大成一整队，全村孩子一个不落，浩浩

荡荡挨家挨户拜年游村。每家则在孩子们

来拜年前都在桌上准备好了糖果拼盘和烟

花爆竹，拜年的孩子一到，家家盛情邀请拿

糖果抓瓜子吃零食，遇到哪家有稀奇新鲜

罕见的糖果，大家揣几颗放兜里回去后跟

家人分享。作为拜年的回馈，每家都会赠送

三五支冲天炮，大方的还会送上一盒摔炮

或者几根烟花。全村拜年大游行后，孩子们

手中都有了一大把烟花爆竹，大家相约着

在晒谷坪上，在房前屋后，在田间地头，点

爆竹放烟花，手中的烟花爆竹放完，东方渐

露微光开始天亮，在划破天际的璀璨烟花

和热烈爆竹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全村拜年大游行后，另一项仪式开始

了，大家都要准备奉神。

本来奉神场所主要在宗祠与自己家里，

我们村小，没有宗祠，村头的小庙代替宗祠

成为祭祀的重要场所。天刚蒙蒙亮，新年的

第一天村里每家全体出动，陆续带上香烛纸

钱鞭炮和猪鼻、猪尾、水果、茶、酒水等祭祀

品，依次前往庙里烧香点炮作揖，这首先是

敬天地，祭祀自然神灵，祈求庄稼无恙，五谷

丰登。从庙里返回后是敬人事，在自家大门

前和厅堂中照例也要烧香点炮，祭祀列祖列

宗，祈愿家人健康、家运兴旺，或者学业有成、

早生贵子，或者出门见喜、财源滚滚。

在村里人固有的观念中，元旦并不是

一年的开始，农历初一才是正儿八经的新

年头一天。新旧年之间那是截然分明的，记

得外婆在世时，哪家小孩子即便是腊月二

十几才到过家里，如果拜年没来的话，哪怕

到了四五月再去，也还是属于新年头一回，

红包依然是要给的。亲戚之间如果拜年没

走动的话，农历初一往后不管什么时候再

去，必定要带礼品，见到对方的小孩必然要

给红包，因为属于一年的头一次走动。初一

之前的一切，好也罢，孬也罢，都是旧年，已

经过去，与今年无关了，初一之后一点一滴

那才是新年的所为，大家把所有的祝福与

期待都留与了新的一年，过去一年即使再

不济人们都会盼望转过新年必走好运，初

一也就赋予了神圣的特殊意义。

从除夕夜的团年饭开始到正月十五的

元宵节，是没“开禁”的日子，村里人潜

意识深处，这期间似乎一言一行都关乎来

年的气运安康，因此一年中宗教般的各种

禁忌也会随之到来。以前在这段特殊的时

间，颇有点林黛玉进贾府般需要处处留意

步步小心，家里人早早就要叮嘱在还没“开

禁”的日子，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务必要

注意——比如，年夜饭不能出现夹生饭，吃

完后必须有剩余；团年时不能掉筷子摔碎

碗，不得哭吵打闹；过年期间不得说“老

鼠”、不得拿针线缝缝补补、不得拿剪刀、不

得去别人家借火或者装柴火添火箱……总

之，基调是要确保喜庆、吉利、祥和。

但孩子们的脑袋里永远装不下那么多

禁忌，谁都不知道会不会说出犯忌的话语，

于是针对小孩子，尤其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村里人还有补救的措施——带根棍子前往

村头的茅厕走一趟回来，表演似的往孩子

嘴前抹一下，就算是擦了“屁股口”，说什么

也都过滤掉成了无心无意的话语，神明不

会再怪罪了。在禁忌方面，似乎大家还能约

定俗成、触类旁通，比如过年的新衣新裤新

鞋就要尽量避免白色，回礼的鸡蛋生的要

放张红纸熟的要红纸或朱砂染色，走亲戚

用的塑料袋要优先选用红色，年夜饭必须

有团子肉、有酿豆腐、有鱼，初一拜年去长

辈家门口要点鞭炮，亲戚开了车的走时要

点鞭炮车上要系红带……一切都要寄托红

红火火、有吃有喝、顺心如意、好运不断、吉

祥喜庆的寓意。

时代在变，没“开禁”的日子也越来越

短，最初大概半个月，后来圩场开市就算开

禁了，现在则与时俱进，跟国家春节休假统

一甚至只讲究个除夕初一初二。唯一相同

的大概在于，一开禁，每家都习惯性地上圩

买上一把芹菜（大概寓意勤劳致富），一把

大蒜（表示新年精于打算）一把葱（期望孩

子聪颖好学），芹菜、大蒜、香葱成为“开禁”

时圩场上最为畅销的蔬菜。其实所谓禁忌，

我想无非是村里人对于富足安康幸福生活

向往的实际体现，最开始或许是出于对未

来不确定性的敬畏，久而久之也就演化成

了民俗，无所谓是非好坏，烙印在这片土地

上，成为一方独特的印迹。

光阴流转，岁月不居，时代变化日新月

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传统的年味已然招

架不住时代车轮的碾轧。上圩采购年货现

在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人已经习惯了网购，

糖粿从家庭纯手工制作变为购买工厂生产

的现成品甚至已经被五花八门的其他零嘴

所替代，村里几乎没人养猪，杀猪过年已经

是那么久远的事情，拜年礼品也从简单的玉

米饼干到各样水果糖再到成箱的饮料水果

烟酒，十天八天才能走完的亲戚在各种车辆

的运载下被压缩成了两天左右，甚至都来不

及热闹寒暄一下问问健康平安就要赶往下一

家，因为初五初六年轻人又要带上殷殷嘱咐

远赴他乡为生活为生计为家人打拼了。

如今，我们这三十多户人家的村子绝

大部分都已经在城里安了家，日常留村的

掰着手指数也不过十来人，过年期间五六

天的喧嚣之后，村庄又复归于往日的宁静。

其实何止是城里的年味淡，村里的年味也

慢慢不浓了。

没了时间期待，无须过多准备，少了各

种仪式，不再讲究禁忌，这当然也是好事，

毕竟大家每天的吃喝玩乐跟往常的过年也

没有两样，大家的幸福生活更相信双手创

造而不是神明赐予。

只是年味大概也就少了那么些滋味，

只剩下年。

那些年味，伴随我成长 （随笔）

□ 管钦伟

星空是我们身上每个原子的
故乡，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
也是在寻找回家的路。

——题记

刚进腊月，我便掰着指头数着年

的脚步，有些沉重，有些清浅，却从

未停止。偶尔翻看着旧时的照片，想

从中寻找精神慰藉。

在丰厚公路去往省城南昌方向的

路口向右转，驶上乡村公路，不远处

有一棵古松树屹立于赣北的山丘，翻

过山丘，炊烟村舍，小河清浅处，便

是故乡——丰城市店下村。正如余秋

雨先生在 《乡关何处》 中写道，“思

乡往往可以具体到一个河湾，几棵小

树，半壁苍苔。”

记忆里，故乡的腊月是十分隆重

的。腊月的北风里总是带着肉味的

香，裹着浓浓的情，远近偶尔响起

的爆竹声和小孩子的欢呼，都是年

的引线。故乡的人会用很多种方式

来纪念这一年的结束，腊味是经过

岁月腌制而成的特有的味道，腌制香

肠、腊肉、板鸭，亦是故乡这个冬天

里的乐事。对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

吃上这一口腊味，便是故乡，便是年

的味道。

而今，肆无忌惮撒欢儿一般的

童音，早已录进江南的山丘之中，

融入那宽广的胸膛，嵌入那不老的

灵魂。

记忆中，故乡黑白辉映的马头

墙，在除夕这一天总是显得格外明朗

素雅。“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

格花窗”，故乡一派赣北冬景。村里

擅长书画的老人便会在自家房子内

铺上宣纸，画上几笔初开的梅花，

这星星点点的红意便跃然纸上，随

后书写着这一年的丰收和对来年的

期待。红彤彤的对联、灯笼和村庄

里缭绕的煮肉的香味把乡村的年味渲

染得愈加浓郁热烈。

与周边村子不同，除夕当天家里

的男丁不管天气好坏都要带好铁锹上

山祭祖，在先祖的坟前祭拜，并且添

一锹新土，故乡的人称之为“压岁

土”。家中的女性则在散落于村中的

庙宇祭拜神灵，祈求来年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老人则张罗着年夜

饭等着大家守岁，孩子们怀揣着压

岁钱，玩着炮仗。鞭炮声渲染了门

扉的春联和枝头点燃的红梅，如同

涌动的血脉，让整个故乡从里到外

都是新的。暮色中，拖着长长尾音

的乳名，便成了故乡最幸福的一声

呼唤。

大年初一上午，是一年中最清

闲的时候。几年前，“村晚”便在坐

落于村中的祠堂热热闹闹地上演。

村民们自编自演，武术、舞蹈、话

剧、相声都别有一番风味。“村晚”

把故乡的年味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故乡的人们用欢声笑语庆祝着崭新

又充满希望的一年。

年味最是故乡浓。如今，已有几

年未回故乡过年，故乡的年逐渐成了

一部“微电影”，在脑海中回放，带

着故乡甜甜的味道和肉味的香。故乡

里有成长中的欢乐，有旧时光里的温

暖，有每一个值得铭记的人，有只要

想起就会心头一热的往事。那些能够

滋润我们眼眶的，都是内心最柔软的

地方，故乡，亲人和那些与之共度岁

月的人。

在人生之路上驻足停留，我们会

发现还有一段魂牵梦绕关于故乡年的

记忆在跟随着自己，从未走远。

故乡的年味在笔端流淌，思乡的

情感在心头氤氲。故乡的年味，是深

植在记忆中的味道，是割舍不了的乡

情，是让人魂牵梦绕的挂牵。故乡的

景、熟悉的乡音、纯朴的故乡情……

这一切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底。

“思忆故园花又发，等闲过了流

年”，也许在我们的心里，还有一个

年，那个年便是故乡的年。

故乡的
守岁时光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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